
梨 园 大舞台

周大成，字纪初，号疏轩，著名学者、诗词作家。青年时代曾赴西北屯戎，被选调上学，后供

职于金融界。师从先师寇梦碧先生习诗古文词。中华诗词学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天津分会副

会长，梅花诗社社长，中华诗联辞赋文化研究院副院长。著有《絮雨集》《覆琴馆诗词稿》《疏轩吟

草》等。

留在大青山的记忆
——我与京剧名家之后交往琐记

周大成

1969年4月24日，我从天津加入内蒙古生产

建设兵团行列，奔赴西北的巴彦淖尔盟乌拉特前

旗。没有想到，在内蒙兵团的日子里，竟与李少春先

生和袁世海先生以及其他京剧名家的子女有了交

集．并在边远地区的艰苦生活中，因为京剧结下了

深厚的友情。时间过去了将近半个世纪，直到现在

也没有断了联系，更没有断了思念。

已故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先生、袁世海先

生。是我从小就仰慕的人物，直到现在，李少春先生

也是我最敬仰的艺术家。有关他们的文章我一读再

读，特别是由他们主演拍成的京剧艺术影片《野猪

林》，我一看再看，看了不下几十遍。因为曾经和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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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戏校的老师和学员有过接触．不但喜欢京剧的唱

腔、表演，还喜欢上了京剧的乐队，特别喜欢打击

乐。成年以后，有一段时间还特意学习了锣鼓经。由

此，也对京剧表演艺术家门有了更深地了解，也产

生了更深地仰慕。

初识李慧珍

我们是第二批到那里的，第一批是在4月初到

的，他们来自北京。那时战备很紧，包头市大青山脚

下的一座监狱迁到黄河西面去，留下了采石场、阀

门厂等。兵团决定接收这些单位。由我所在的二师

十三团接收这些单位，我是三连指派接收采石场的

四人之一。一月后，连队也过来了。又过了不长时

万方数据



梨 园

间，又有第二批应征的北京

战士来到了三连。为了欢迎

新战友。连里开了一个欢迎

会。欢迎会上演了几个小节

目，其中有我的京剧清唱，当

时唱的什么，现已记不得了。

新来的战友也推举代表出了

节目。这个被推举的是个女

战士，白净，清秀，她唱了一

段京剧《红灯记》中李铁梅的

唱段。那时能唱几段所谓样

板戏的人很多，但唱得这么

规范的少见。我特别惊讶，也特别高兴，便也对她格

外关注。和她同来的战友告诉我，她叫李慧珍，随后

又强调了一句：“她的伯父是李少春。她的父亲是李

幼春。”这真叫我喜出望外，好像遇到了知音。虽然

我们连招呼都没有打过，但从心里已觉得我们的关

系很近了。

人们对李慧珍父亲李幼春先生的熟悉程度不

及李少春先生，其实李幼春先生也是一位京剧表演

艺术家，他是李少春先生的弟弟。他们的父亲是艺

名小达子的李桂春先生。李少春先生在家中排行老

二，李幼春先生排行老三，少年时和李少春先生一

起从师练功。其父李桂春先生认为三子幼春宜学花

脸．并可傍二子少春演戏。李幼春先生师从名净郝

寿臣(与袁世海先生为同门师兄弟)，其塑造的张

飞、杨林、薛霸、猪八戒等艺术形象，均获观众极高

评价。傍其兄李少春先生演戏可谓珠联璧合。李慧

珍身出名门。却并不张扬。来到兵团后，连里成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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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宣传队。她也是队员之一。排练节目都在一天

劳动之后。大家休息的晚上时间。她除了参演一些

小话剧、小舞蹈之类的节目外，主要是排演京剧唱

段。记得演出最多的是京剧《沙家浜》中的“军民鱼

水情”一段．我演郭建光，她演沙奶奶。我是天津人，

说话中有齿音字，她经常给我纠正，如唱到“等到那

云开El出家家都把红旗挂”的“出”字时，她就不断

地提醒我不要念成“粗”字，并反复给我示范，使我

获益很多。

有时候我们还到近一些的村子去给当地居民

演出，如曾到过卜尔罕图等。内蒙地广人稀，近一些

的村子也得有十几里或几十里，来去都是步行。演

出条件很差，没有舞台，就在村边地头。演完后还要

连夜赶回连队，一路上，她都在不知疲倦地一段又

一段地唱着京剧。回到连队，差不多已是后半夜，连

队的战士早已睡觉了。第二天一早，我看到李慧珍

又精神百倍地和全连一起出操、上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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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连负责采石场工作，场地险要，工作繁重，我

们男战士都几乎吃不消。李慧珍和我们干着同样的

工作，在工间休息时，坐在山坡上，她还教女生排的

同志们唱戏。

后来，我调到了十三团宣传队，几年后，团宣传

队解散了，我也没有回到连队。再后来，1974年10

月，我被选调回天津上学，就很少联系了。团宣传队

拉小提琴的杭州籍战士鲁建新和李慧珍结成了伉

俪，后也随李慧珍落户北京。他们夫妇都曾来过天

津。我和李慧珍偶尔也通过电话谈一谈往事，感慨

还是很多的。

2016年9月，三连战友在天津搞了一次聚会，

李慧珍也来了，但她用的名字是李晓心。我问她怎

么改名字了?她告诉我，没去兵团时，在家用的名字

就叫李晓心，去兵团时改叫李慧珍，从兵团回到北

京后又改回了原名。回京后，她的主要工作是在北

京市西城区文化馆担任舞蹈老师。

袁军其人

袁军是袁世海先生的小女儿，个子不高，长相

面目极似乃父。袁军也是和李慧珍那一批一起到包

头的，但她没有分到我在的三连。认识袁军是在我

调到团宣传队之后。1970年前后，中央要求全国普

及“样板戏”，我们团也响应号召，准备排演《智取威

虎山》，我就是这个时期调到团宣传队的。最初排的

是该剧的第三场《深山问苦》，我演杨子荣，反响还

可以。团里决定再排该剧的前五场，即从第一场《乘

胜进军》到第五场《打虎上山》。排练中发现武场(即

打击乐队)不行。原来担任司鼓的是一名退伍的山

西兵。据说曾学过晋剧的司鼓，实践中发现他不能

胜任京剧司鼓。这时候袁军向队长提议要我担任司

鼓，杨子荣另换别人。那时候袁军在乐队里演奏柳

琴。平时相处不显山不露

水。我与袁军虽有交流，

但关系并不很近。其原因

现在说起来有些可笑。最

早的时候，京剧《红灯记》

中的李玉和是李少春先

生扮演的，袁世海先生扮

演鸠山。后来李少春先生

被打倒，不能再演李玉和

了，而袁世海先生一直在

扮演鸠山，心里就有些不

平。其实，这种情况跟袁

军没有任何关系。袁军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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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交流中知道我也曾对打击乐有兴趣并接触过。

就毫无私心地推荐了我。这样排完了前五场．又决

定排全剧。为了保证质量，团宣传队请了内蒙古艺

术剧院京剧团的专业演员来给我们辅导。当时借座

落在包头市昆都仑区的包头市医科专业学校礼堂

进行辅导，吃住都在那里。想不到的是辅导老师中

有一位竟是李万春先生的儿子．也是李少春先生的

外甥的李小春先生。他和袁军很熟，通过袁军的关

系，我也得到了名师的指点。教我打鼓的是内蒙古

艺术剧院京剧团的著名鼓师王寿臣先生。熟悉该剧

的人都知道，《智取威虎山》最后的开打很长，打击

乐队很吃力，我之所以能够较为圆满地完成全剧的

司鼓任务，完全得益于王寿臣先生的教导。虽然一

场戏打下来很累、很紧张，口干舌燥的，但觉得十分

过瘾。每当这时候便在心里非常感谢袁军。

有一次我们坐火车去外地演出。在车厢里袁军

为旅客们清唱了一段《红灯记》中李奶奶的唱段，嗓

音高亢，字正腔圆，受到热烈欢迎。这时我才知道袁

军的唱功这么好。还有一次，我们去包头市青山区

演出，演出在晚上，下午无事，我们就结伴在街上闲

逛。途中遇到了也在那里演出的战友文工团《智取

威虎山》剧组的几位演员，其中一位年轻漂亮、气质

极佳的女军人和袁军非常亲热。并问起袁军姐姐袁

菁的情况。袁军也把我向这位女军人作了介绍：“这

是我们团的鼓佬周师傅。”后来我问袁军：“这是

谁?”袁军说：“你不知道?这是张君秋的女儿、张学

津的妹妹张学华。”我这才恍然：“怪不得呢。”没有

多长时间，在团宣传队还未解散时，袁军便调回北

京，在总政文工团话剧队工作，排演过《党的女儿》

等多部话剧。前几年，团宣传队的战友们来天津聚

会，她因为有演出任务而没能前来，我们都觉得很

遗憾。

郝顺生印象

在我们团宣传队排演的《智取威虎山》中扮演

少剑波的是郝顺生。他的个子很高，现在想想，至少

也得在一米八以上。他属于十三团二连阀门厂。调

他来演剧中第二号正面人物，大家意见并不统一。

原因是他的一只手的拇指上端外侧多出一节，俗称

六指，这对于舞台形象是有影响的。但选来选去，除

去这一点，还是觉得他演最合适。他的嗓音好，扮相

好，台风沉稳，压得住场。他也非常想演，于是就做

了手术。最初的几场演出，他的手上还缠着纱布呢。

我对郝顺生并不熟悉，听他在台上唱“朔风吹林涛

吼峡谷震荡”那段成套唱腔，满宫满调，毫不费力，

非常惊讶。听说他也出身艺术之家，我就向袁军打

听。袁军说：“你不知道吗?他的爸爸是郝庆海。”我

对郝庆海也没什么印象，就问：“郝庆海是谁?”袁军

告诉我：“裘盛戎是郝庆海的老师。”有这样的背景，

郝顺生在台上的表现就不奇怪了。郝庆海在“文革”

后的一部京剧新编历史剧《闯王旗》中出演过角色。

在团宣传队时，我与郝顺生的关系很好，经常在一

起谈论有关京剧的话题，甚至收到他家的来信都与

我分享。在我选调回天津上学后，就没有再联系。我

毕业后分配到银行工作，有一次因公赴京，在公交

车上见到郝顺生在马路上行走，我惊喜地喊了一

声。因车在行驶，他并未听到。车在站点停住后，我

虽未到站，也立即下车，沿着车驶过的方向往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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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还是没有碰上。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

得颇为怅惘。

再识李宝荣

李宝荣女士是李桂春先生之女、李少春先生之

妹。在河北省戏曲学校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军区战

友京剧团，后调天津京剧团，是著名的京剧女老生。

认识李宝荣女士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中秋

联欢会上。那是一个夏历八月十六的晚上，地点在

天津友谊宾馆四季厅，与会的有天津京剧界和诗词

界的部分人士。因我是寇梦碧先生的弟子，便也忝

列其间。是时著名京剧老生武汉京剧团的关正明先

生也被邀与会。人数不是很多，但气氛很好。关正明

先生唱了一段《四郎探母》中的选段，其中“叫小番”

的嘎调响遏行云，博得满堂彩声。李宝荣女士也唱

了一段，唱的哪段已记不清了。我和李宝荣女士邻

座，唱完之后，李宝荣女士归座，我们便边喝茶边闲

聊。我提到了在内蒙兵团与李慧珍的交往，李宝荣

女士也十分高兴，言谈话语之间便

多了几分亲切感。分别时我们互留

了联系地址。此后，李宝荣女士不断

地给我写信寄票来，邀我去看她的

演出。记得有一次李宝荣女士连续

两天在天津第一文化宫演出《坐宫》

和《武家坡》，这两出戏我都去看了。

李宝荣女士在台下端庄秀丽．在台

上儒雅大方。看她的演出实在是一

种完美的艺术享受。之后，我写了一

篇题为《不囿于乃兄风范的李宝荣》

的谈观后感的文章，发表在一份晚报的副刊上。再

后来，我专注于诗词，把许多其他爱好，如书法、绘

画、摄影，也包括京剧，都放下了。

近年来，随着国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力度越来越大，我的有关诗词的社会活动也越来

越多，如给媒体诗词赏析专栏写稿，担任诗词大赛

评委，此外，还要带学习诗词的及门弟子等，再加上

人老神衰，感觉时间和精力都不够用的，对于京剧

只好忍痛割爱。但是，与这些京剧名家子女的交往

旧事，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什么时候回忆起来，都会

从心底涌起亲切、温馨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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